
十七年前，我还是一名
中学生。这学期暑假过后，
我们班新来了一位男老师，
一米八五的个子，大眼，长得
白净，刚大学毕业，教我们语
文。

第一节课，记得给我们
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那一口
标准的普通话，语调不高，而
且柔和，这在我们一个乡村
中学是不多见的。后来，更
让我们着迷的——准确地
说，让我为之陶醉的是他绘
声绘色地朗诵课文。一篇看
似普普通通、波澜不惊的文
章，通过他那么一读，活脱脱
地幻化出风花雪月、顿生出
人情面貌来，使你不得不为
美景而忘身、随人物感情变
化而悲喜。从此，我们的语
文课堂一改原有的枯燥与沉
闷，一下子变得活色生香、风
生水起。他说，一篇美好的课文，如
果都用庖丁解牛的方式去阅读，就像
一块无瑕的美玉被无情地击碎——
美，就不复存在了。自从上了他的
课，我们再没有去为课文分段、总结
段意、归纳中心思想犯愁过，我们一
个个喜欢上语文的同时，也真正学会
了鉴赏文章的美、享受到了语文的快
乐。

在当时升学率作为学校的第一
要务、分数成为考核老师的第一要素
的情况下，即使在烽烟渐起的初三，
他依然“我行我素”，雷打不动地在语
文的晚自习课上，给我们读“闲”书。
我们是每周盼望着这两节课的，常常
晚自习的铃声一落，同学们都会精神
抖擞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等他微笑
地走进课堂，把一杯开水轻轻地放到
讲桌上，然后故意地问同学们，上次
我们“讲”（他读长篇小说，就像讲故
事一样引人入胜）到哪了？这时大家
会异口同声地说，讲到……只见他手
中的书随之打开，磁铁般的声音姗然
响起，我们也跟随他抑扬顿挫的朗
诵、指手画脚的动作、丰富多变的眼

神，走进故事当中……王蒙
的《青春万岁》、程乃珊的《没
有纽扣的红衬衫》、海明威的

《老人与海》、歌德的《少年维
特之烦恼》……就这样，我们
沐浴着文学的雨露，思想得
到了滋养，志趣得到了培养，
感情得到了营养。

我那年，我以全市语文
第一名、总分第二名的好成
绩，考进了师范学校。三年
后，当初的梦想终于变成了
现实，我如愿地成了一位小
学老师。而初中这位老师的
音容笑貌始终在我眼前浮
动，我仿佛成了他的化身，抑
或是我的血液里沉淀着他的
思想。在我的课堂上，我也
像当年我的老师那样，学会
了给孩子们声情并茂地朗读
课文；我也在我的阅读上，带
领孩子们走进一个个快乐的

世界里：曹文轩的《草房子》《山羊不
吃天堂草》、黄蓓佳的《今天我是升
旗手》《我要作个好孩子》、秦文君的

《男生贾里》《女生贾梅》……我试图
让孩子们从小聆听到最美的故事的
同时，也把我的老师给我的种子传
递给我的学生们，让他们学会做人，
乐于作文。2004 年秋天，当我把刚
刚出版的学生的作文集送到老师面
前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说，只是拍
拍我的肩膀，然后悄悄地抹去眼角
的泪水。

我虽然已经离开学校三年多
了，不知为什么，每每教师节来临的
时候，我总能想起我的这位老师，总
能听到他当年朗诵课文的声音。一
首熟悉的歌曲，再次飞来——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
道那间教室，放飞的是希望守巢的
总是你；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
那块黑板，写下的是真理擦去的是
功利……

我感动于自己曾经站立的讲台，
更感动于像我的老师一样仍旧站立
在讲台上的平凡的老师们。

我国是诗词大国，然而，由于阶
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在古代诗词中，
反映农忙的诗却不多见，偶见此类诗
词就倍感新鲜，亲切。宋代诗人杨万
里曾写过一首农民抢收抢种诗，诗
云：“黄云割路几肩归，紫玉炊香一饭
肥。却破麦田秧晚稻，未教水牯卧斜晖。”这是咏
农民将刚收割的麦子肩扛担挑运回到家，就在割
过的麦田里，立即耕土放水插秧，布种晚稻。顾不
得回家吃饭，只能在田头简单地吃点东西。耕田
的水牛一直耕到傍晚还不得休息，这充分而真实
地反映了农村农忙时紧张劳动的情景，笔者从小
就在农村劳动，对此是深有体会的。农忙时为了

不失农时，分秒必争、抢收抢种，早晨三四点钟就起
床下地，晚上八九点钟才收工，往往是男女老幼齐
上阵，甚至谁都不肯稍做休息。作为诗人的杨万
里，能把农忙时的情景刻画得如此深刻，将农家辛
勤劳动的场面写得如此细致传神，是难能可贵的。

元末著名学者戴良，诗写得也很好，他曾写
过一首咏插秧妇女诗，被人们长久传诵。诗云：

“ 青 袱 蒙 头 作 野 妆 ，轻 移 莲 步 水 云
乡。裙翻蛱碟随风舞，手学蜻蜓点
水忙。紧束暖烟青满把，细分春雨
绿两行。村歌欲和声难调，羞杀扬
鞭 马 上
郎 。”此 诗

绘 出 一 副 色 调 明 丽 的
女子插秧图，洋溢着水
乡 农 家 田 野 的 生 活 气
息 。 作 者 对 这 样 的 生
活 如 果 没 有 细 致 的 观
察，是不能写出这么优
美的诗作的。

电视连续剧《江姐》中，徐鹏举每
每在长官面前说“职部”如何如何，这个

“职部”究竟怎么讲？
“职部”一词源于古汉语，是属下、

部下的意思。翻阅古代典籍，常见“职
部”一词。进
入 现 代 ，“ 职
部”也不时可
见。

史 料 记
载 ，1894 年 中
日甲午海战中，丁汝昌见李鸿章时这样
说：“职部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禀报中
堂大人，新建陆军第二镇一部 3000 人
已于7日前长途奔袭攻占了旅顺……”

1940 年 11 月 19 日，任八路军第 5
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黄克诚，为制
止东北军第 57 军第 112 师和韩德勤部

第33师进攻，致电朱彭总副司令、陈指
挥并报毛泽东、王稼祥，电文中云：

“……请转上峰立予制止前进。否则，
职部为自卫计不得不应战，将使流血相
见，自相残杀。”（见《黄克诚军事文

选》）
在描写抗

日战争的长篇
小说《日落雪
峰山》中，日本
军官小林矢二

向其上级说：“司令官阁下，职部的话说
完了，有冒犯之处，职部愿接受司令官
的严厉惩罚。”

当然，因为“职部”一词过于文雅，
如今已不被人们所用；正如旧时指上级
领导为“上峰”一样，如今已绝难听到
了。

据不完全统计，在郑州城区的地名中带有“砦”
和“寨”字的不少于七八十个。但很多“砦”“寨”不
分，给广大市民的生产生活、邮政通讯等带来诸多
不便，笔者根据掌握的资料进行综合分析，认为只
要掌握了以下规律，或许就有帮助。

一类是：一直使用“寨”或“砦”字中间没有变更
过。据查资料，使用“寨”字的大多是一些老地名，
并且都有寨墙或寨门文字记载，历史比较悠久，比
如金水区的岳寨、来潼寨、高皇寨，中原区的林山
寨、保吉寨，二七区的侯寨、郭小寨、荆寨，惠济区的
南阳寨、弓寨等。目前仍使用“砦”的，二七区比较

多，比如杨砦、高砦、王胡砦、袁砦、常老鸦砦、王立
砦、小赵砦、马砦、路砦、孙八砦、贾砦、刘砦、张砦、
曹砦、邱砦等。

二类是：大部分由“砦”演变成了“寨”。因为在
汉语词典中，“砦”的解释是：“砦同寨”，所以，当时

有些文化人习惯使用“寨”字，中间就把“砦”演变成
了“寨”；还有的看到叫“寨”的比较多，就跟风将

“砦”改成“寨”字；还有的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毛
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后，为赶潮流，紧跟政
治形势，人为地将“砦”字改写成“寨”字。这几种情
况，在九十年代郑州市地名办公室编纂的《郑州市
古今地名词典》，和各区政府主持编纂的区志上显
示，金水区、中原区、惠济区较多。

资料显示，无论是用“寨”还是“砦”，只有将
“砦”演变成“寨”字的，却没有把“寨”字改成“砦”字
的。

曹聚仁的书话有着鲜明的个
人风格，这缘于他的国学修养以及
对文史哲的广泛涉猎。他读书主
张杂览，行笔自然洒脱，不尚空论，
因此时见新意，不失学人品位。

本书收入了曹先生 20 世纪 50
年代至辞世前的专栏文章，或论
史谈文，或话版本源流，或道书业
沧桑、文坛掌故，莫不娓娓动听，

率真直言。作者曾说，他做学问
和写作，“一部分只是为我自己；
我也明白，为‘己’部分弄清楚了，
倒真的为‘人’，这是我经过了一
番经历以后的觉悟”。这种诚恳
的自白，说明他对撰写随笔与书
话的卓识和严肃精神，也正是我
们不能小视这些貌似不经意为之
的小品的原因。

一集花钱 100 万元，共 50 集的新版
《红楼梦》放映了。

这之前，我国拍过五部《红楼梦》，即
1924 年的“黛玉葬花”，1944 年周璇版的

《红楼梦》，1962年越剧版《红楼梦》，剧中
一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广为流传。
1982 年央视版《红楼梦》，1989 年北影版

《红楼梦》，皆耗资大，时间长，新版《红楼梦》虽然花钱
多，但效益最好。

《红楼梦》是名著，解放前把《三国演义》、《红楼
梦》、《西游记》、《水浒传》四大名著诬为“奸淫邪盗”，
学生不准看。随着思想解放，四大名著平反了，《红
楼梦》中的爱情故事和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兴衰过程
深深吸引着读者。

由于《红楼梦》人物众多、内容复杂、封建家庭的
奢侈繁杂，其原型、思想、作家与作品的关系等等引
起学术界的研究兴趣，于是出现“红学”。我记得粉
碎“四人帮”后，友人、郑大副教授蓝翎曾在群众剧院
讲《红楼梦》，我偷偷地去听，看看这位红学家本事多
大，原来他竟能边讲边把《红楼梦》原著大段大段的
背下来，我才佩服得五体投地。由于评职称他只评
了个副教授，愤其不公，以右派平反之名回《人民日

报》当副刊主任。他劝我也离开河南，他走了我仍不
动。我看许多老红学家都死了，只剩下李希凡几人，
新的一代起来了。

我很关注毛泽东一生钟情《红楼梦》，能否算个
“业余红学家”呢？

毛泽东少年时代爱上《红楼梦》，在井岗山上与贺
自珍畅谈《红楼梦》，长征时代带的书中就有一部《红
楼梦》，还说过“贾宝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大革命家。”
在延安，对贺龙说：“中国有《三国演义》、《水浒传》、

《红楼梦》，谁不看完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在北京，
其藏书中有20多种不同版本的《红楼梦》，他还在高层
会议上说“红楼梦不仅要当小说看，而且要当历史
看。”“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三反”时他引用红楼
梦“贾政做官”教育干部，访苏时，引用林黛玉名言“不
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说明国际形

势。他还问过许世友“你现在也看《红楼
梦》吗？”许答：“主席批评以后，我看了一
遍！”主席说“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

毛泽东的“红学”，主要是用阶级分析的
方法研究《红楼梦》，他说“书中写了几百人，
其中三十三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
余都是被压迫的死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

尤三姐、司棋、金钏、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个丫头等等，
秦可卿实际是自杀的，书上看不出来。”

最可贵的，毛泽东看出了红楼梦巧妙的伪装，他
说“红楼梦把真事都隐去了，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
以有二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
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等是掩盖它的。”

以上材料，所以我认为毛泽东可以算众多的红
学家之一，或叫“业余红学家”。虽然他没有像俞平
伯、周汝昌等红学家考证得那么详尽，但他揭示了红
楼梦的本质秘密。

当然，现在人性论大行其道，也是“百花齐放”中
的一枝。但鲁迅早已说过“饥区的灾民，大概总不会
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大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
不爱林妹妹的。自从十八世纪末的《红楼梦》后，实
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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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林三话 》《 书林三话 》
张 莹

新书架

郑州的“砦”和“寨”
朱坤杰

郑州地理

何为“职部”
马 佳

掌故

古代农忙诗
夏 吟

文苑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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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澄水岸”是灰白两色的主基
调，苏州建筑的风格依旧，粉墙、
黛瓦、灰砖、花窗等元素处处可
见，但没有古旧迂腐之气。现代、
简约、大气恢弘的表现手法融入其
中，却毫无突兀之感。小区的周边
是绿茵茵的高尔夫球场、大片的桃
园和油菜田，白墙黑瓦与桃花和油
菜花映在阳澄湖水中，人造的美与
天地大美融为一体。“美田”房地
产公司还相继滚动开发了苏州工业
园区金鸡湖畔的“望湖阁”，澄湖市
的“英伦小镇”和城南的“水墨江
南”等项目。

田获稻聘请张水大做艺术设计
总顾问，从中国古代山水画中寻找
园林设计的灵感。田获稻开发的每
一处物业都显得与众不同，大受消
费者的追捧。仅仅四年不到的时
间，田获稻在一个崭新的领域创造
了新的财富神话，美田与万科、中
海一样，成为苏州房地产行业的翘
楚。而现在，田获稻接下了五亩园
古村落的修复工作，
并 着 手 打 造 美 田 山
庄，把五亩园和整个
张田村建成他心目中
的“桃花源”。

湿地生态园开
工了

张 蕙 芳 一 夜 没
睡安稳，天一亮，他
就 爬 起 来 ， 洗 脸 刷
牙。老伴听见动静，
也跟着起来，给他烧
水泡茶做早餐。张蕙
芳“呼噜呼噜”一连
喝了两碗绿豆粥，把油汪汪的咸鸭
蛋黄卷在荞麦面烙饼里，风卷残云
般的解决了。放下碗，他对老伴
说，我去看看稻田，就开了院门走
出来。这时，北面的山谷中，乳白
色的晨雾，慢慢聚拢成一朵漂亮的
蘑菇云，盛开在箬帽山山顶。而南
面的蓼花湖，在晨曦下波光荡漾，
辽阔的水面上一片银白。湿地生态
园开工了，挖土机、大吊车和铲车
吼叫着，白鹭飞走了，秧鸡和蜻蜓
也不见了踪影。原本宁静美丽的水
田，变成了热火朝天的工地。

张蕙芳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情
景。1984 年，江苏省首批四十个千
万元村，张田村的经济实力排在第
三位，仅次于江阴华西和无锡西
塘。那时，县里有人让张蕙芳也学
别处造“农民公园”。他说，我们农
村本身就是个大花园，一年四季，
翠的麦苗，黄的菜花，红桃绿柳，
蝶飞燕舞，哪里还用得着再来修什
么“农民公园”!镇里也曾动员张田
村解放思想步子迈得再大一点，远
学广东近学本市兄弟镇，让农民拆
了楼房造别墅，把每家每户的房子

建到一起，那样既省土地又好管
理。张蕙芳却说你们又来闭着眼睛
瞎指挥。房子归拢到一起，理论上
是节省了土地，但你要划出那么大
一片熟地重新规划，每家每户零打
碎敲的那么点宅基地再由生翻熟，
一定就抵得上新划出来的熟地？再
说，农民谁不知道土地的金贵，房
前屋后谁家会空了一寸闲地？不是
栽树就是种菜，现在把这些树和菜
都毁了，再划出种菜种树的地方，
还不是和原来一样，节省在什么地
方？田获稻书记连劝带哄：“老支
书你也为我想想，咱们临湖镇这几
年的工作一直走在全市的前列，在
这一次创建省级文明卫生镇的活动
中，你不能眼睁睁看我就落在了其
他镇的后面吧？人家荷桥和鹿苑的
农民别墅群可是上了中央电视台的
了!”

张蕙芳说：“依我看，你可以
因地制宜为临湖的老百姓做一件事
半功倍的好事，不要一味跟人家攀

比造盆景。共产党最
讲为人民服务，最讲
实 事 求 是 。 依 我 看
哪，乘创建东风抓紧
时间改造镇南临河浜
的那条小西街，肯定
比推倒楼房造小别墅
更受群众的欢迎。小
西街简直比贫民窟还
不如，一直是镇上卫
生创建工作的死角。
这次我们村拿一笔钱
出来买下这块地，然
后 动 员 村 民 来 此 建

房，凡是到这条街上来建房的居
民，一楼可开店，二楼三楼可居
家，每户的建筑要求既新颖美观又
各具特色，把小西街建成一条具有
江南水乡特色的商业街。而镇政府
用这笔钱，可到镇北的生活区造两
幢新工房，让这条老街上的居民也
过上有煤卫设施的新生活。这条商
业街建成了，会给镇上的创建工作
增色不少。这比精心雕琢了盆景让
领导和记者们来参观考察上电视上
报纸强一百倍。”田获稻想了想，由
衷地说：“还是老支书想得周到。”

江苏省最佳“生态村”
田获稻还是临湖镇镇党委书记

时，镇党委又建议张田村造一座三
星级的村级宾馆，因为隔壁的镇已
有了一座二星级的村级宾馆。老支
书说，我们不需要，我们的客户来
了，就住镇上的宾馆好了，等哪一
天镇上的宾馆真的天天客满住不
下，我们再建好了。我想，你们的
三星级宾馆，每天要能住上五成以
上的顾客，才不会亏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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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说：“大连问题由你们
中国自己解决。”

毛主席说：“中苏条约中涉及
的许多具体问题，我提议双方委托
几位同志具体去谈。中方由周恩
来、李富春、王稼祥去谈，苏方由
你指定。”

经过这次会谈，斯大林和毛主
席都同意由小班子先进行会谈。

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双方小班子开始会谈。
苏方首先拿出一份“中苏友好

同盟互助条约”的草案，这个条约
是以一九四五年八月国民党政府代
表王世杰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
的条约为基础草拟的。

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了此情
况，毛主席说：“把我们起草的条
约马上译成俄文交给苏方，他们拿
的那个草案对我们无效。”

一九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毛主席、周总理、王稼祥、陈

伯达、李富春同志在
毛主席住所开会讨论
充实条约内容文本。
毛主席提议边讨论边
译成俄文。伍修权、
师哲、戈宝权、徐介
藩在毛主席住所的一
层用最快的速度将他
们讨论的文本译成俄
文并打印出来。

当天，我们把
起草好的“中苏友好
同盟互助条约（草
案）”送交苏方维辛
斯基。

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我方负责

起草的关于旅顺大连、中长铁路的
协定草案今天已经完成。

毛主席对总理说：“我们还要
搞一个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时，我们已经宣布过旧中国与外国
签订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一概不
予承认。但外蒙古独立是一个例
外。外蒙古独立是国民党政府办
理的，但是我们尊重蒙古人民一
九四五年的公民投票，他们一致
拥护独立。现在双方政府经过谈
判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
位。苏联也表示支持中国这一立
场，同时也希望蒙古发表声明表
个态。”

总理说：“这样做比较好。”
一九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毛 主 席 、 周 总 理 、 李 富 春 、

王稼祥、陈伯达、叶季壮等同志
讨论中苏贸易协定草案的修改问
题，叶子龙和我等列席了这次会
议。

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中苏代表会谈“中苏友好同

盟互助条约（草案）”。由于中方
准备的草案文稿内容充实，使苏

方代表感到意外，会谈以此为基
点进行讨论。

与此同时，毛主席、周总理继
续研究条约中涉及的一些具体问
题。如苏方向中方贷款三亿美元，
年利百分之一的优惠，中方于一九
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九六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十年内还本付息
等问题。

一九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毛主席这几天休息较好，吃饭

以苏式西餐为主，有时加一两个中
国菜，由田树彬大师傅做给他吃。
大使馆的武官边章武负责采购，他
非常关心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生活及
健康，想方设法买来他们爱吃的菜。

午饭后，毛主席对我说：“我
们这次来苏联访问，苏方派来保卫
我的上校和两位中校、三位少校昼
夜值班，还有他们派来的司机、厨
师、服务人员对我们态度十分友
好，工作周到。你带上两瓶茅台

酒、两盒龙井茶、两
床湘绣被面等礼品代
表我去克里姆林宫拜
访一下苏联的卫戍司
令，谢谢他们。”

一九五○年一
月二十九日

遵照毛主席的
指示，事先通过保卫
毛主席的上校同志与
克里姆林宫联系、约
定，上午十时，我和
边章武同志在翻译的
协助下准时去克里姆
林宫与苏联卫戍司令

会面，顺利完成了答谢任务。
一九五○年一月三十日
毛主席与周总理会见新疆人民

政府主席赛福鼎。毛主席说：“现
在我们正在进行‘中苏友好同盟互
助条约’的谈判，其中涉及新疆问
题，请你抓紧阅读条约草案，有什
么意见尽快向谈判代表提出。”周总
理问：“你能看汉文吗？有困难的
话，请邓力群同志帮助读给你听。”

赛福鼎同志表示没有太大困
难。汉文写不好，但可以看懂。

一九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毛主席惦念着任弼时同志正在

莫斯科治病，要我代表他去看望任
弼时同志。

我来到莫斯科皇家医院，看到
任弼时同志时，任弼时同志非常高
兴。

我说：“毛主席非常关心你的
身体情况，他要你安心治病。”

任弼时同志说：“我知道毛主
席工作很忙，曾打算到你们的驻地
去看望毛主席，考虑到怕打扰他，
所以一直没去。你回去见到主席代
我问候他，等他有空时我再
去看望他，请中国驻苏大使
馆通知我。” 12

连连 载载

秋籁无声 开红四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王国强 摄影


